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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容 提 要

    本书以幽默生动的笔触描写一位十三岁的聪明机智

的孩子，小谢瓦成长的故事。

    小主人公谢瓦是个淘气包儿，他怀着好奇心闯入成

人世界，结果处处碰壁。后来在一个代号为TCE的神秘

人物的帮助下，克服了缺点。最后小谢瓦成长为一个试图

帮助别人，为他人排忧解难的善良、机智、勇敢的少年。

    本书写作手法新颖，通过日记、旅行以及日常活动，

生动活泼地表现了主人公的形象。故事情节生动，文笔流

畅，富有儿童情趣。



    扼杀了小淘气，就永远也造就不出

大圣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 卢 梭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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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    冒名顶替

这一切都是从哪儿开始的呢?⋯⋯

    那是从德语课上开始的。

    那天上课的时候，我把手一举，说:“老师，能不能把

窗自关上?您看，冷得身上直起鸡皮疙瘩⋯⋯”

    安娜·鲁道福夫娜摘下夹鼻眼镜，不慌不忙地看看窗户，

又把我们的课桌看了一遍，最后，眼光才落到我身上。



      “您的这个请求，科特洛夫，①其实，完全可以用德语来

表述。当然WA I除去 ‘鸡皮疙瘩’这一词我们尚未学过。”

    安娜·鲁道福夫娜在我们年级，而且恐怕在全校也是唯

一用 “您”字称呼学生的老师，就因为这个 “您”字，在我

们班上闹出过好多次各种各样的笑话。比方说有一回吧，她

对一个站在黑板前而的学生说:“您可以走了!”而我们大

家伙就都不约而同地从位子上跳了起来。②

    这回，得到了老师的允许，我就跪到窗台上，倒把窗户

开得比原来还大，并且把头也探了出去。

    “科特洛夫，您怎么这么多事呀?”安娜.鲁道福夫娜说，

“翻译一个简单的句子，您总要把身体趴在课桌上，鼻子里

不住地发出声音，甚至还把舌头伸出来;去关窗户，又要把

头探到窗外去。”

    我什么也不回答她，反倒把头更往下探了探，终于把街

上的一切都看了个清芝，这才跳下来，深深地喘了口气，跑

回自己的座位上。

    “科特洛夫，您忘记关窗户了。”安娜·鲁道福夫娜提醒议。

    真的，我怎么给忘了呢?得想个词搪塞一下:“老师，

可我一看，下边街上的人都没穿大衣。我想，那就是说，己

经暖和起来了。”

      “暖和起来了?，，安娜·鲁道福夫娜莫名其妙地把她那两

只胖手往两边一摊，说:“那您的那些鸡皮疙瘩呢?”

    “一切都好啦!，) 我爽快地回答了一声，就坐到自己的位

    ① 科特洛夫是季玛和谢瓦的姓。

    ② 俄语中， “您”和 “你们”是同一个单词。



子上。

    “简直不可理解!’， 安娜。公道福夫娜用德语大声说着，连

试也不试，---F子就把夹鼻眼镜准谁地架到鼻梁上。‘示厅直

是不可理解!“.⋯”
    我的同桌维季卡·鲍罗德金外号叫怨气包儿。他忽然象发

现了新大陆似的小声对我说:

    “小饭锅①，你的鞋刚修过，对不对?”

      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

    “鞋底儿上还贴着张小纸片呢。”维季卡诡秘地挤挤

眼，意思是说，Ki'}我多机灵。“你往窗台上一跪，我就看出，

你新钉的鞋掌。”

    哼，这个维季卡，就专爱注意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!

    我拿出钢笔，象往常一样，趴到课桌_匕 在一块小纸片

上写道:“‘前卫，正在上演《冒名顶替》。外国片!墙上

画着个很大很大的人，戴着黑面具，佩着剑，穿着翻口皮靴。”

    维季卡也在flll)1-11111}纸片上回答我:“那又吃不上早点啦?

可我饿着呢。”

    我轻ift地石了一眼这个成天嚷饿的怨气包儿。对他来

说，那么块儿破炸点心要比黑面具、宝剑和翻口靴还要紧。

      “你可以把钱全都用在吃上I”我恶狠狠地骂道，“反

正电影院不放咱们进去。”

      “那为什么?)) 维季卡顿时忘了炸点心，失望地小声问。

    那块小纸片再也没地方写了，于是我也小声对他说:“因

    ① 俄语中， “小饭锅”一饲和 “科特洛夫”这个姓发音相似，所以成 了

谢瓦的外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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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那块见鬼的纸牌子又挂上了。”

    我们说的:“见鬼的纸牌子”是指电影院门前那个可恨的

布告，上面写着:“十六岁以下儿童谢绝入内”。可我们是

多么想进“前卫”去呀!

    我有时想:“难道成年人，特别是女的，真的总想让自

己看上去显得小一点儿吗?我不信!只有疯子才会把岁数往

小里说呢!要知道，世上一切有趣儿的事都是为成年人准备

的啊!就说我哥哥季玛吧，他可以去看任何一场电影，可以

去成人阅览室看书，晚上还可以去听交响音乐会。就算我不

一定非要去听交响音乐会吧，可凭什么他就能去，我就不能

去!⋯⋯”

    不过，这都是我在课堂上的胡思乱想而己。所以可以说，

这一切不是从德语课上，而是从这堂课后才开始的。临下课，

安娜·鲁道福夫娜挥了一下夹鼻眼镜，向我们说:" Auf

Wiedersehen(D i"我们就一拥而出— 课间休息开始了。

    我马上就往四楼跑，去找哥哥季玛。

    楼层越高，所在的年级也越高。课间休息时，楼道里也

显得越安静。二层楼是五、六年级的学生。他们跑来跑去，

碰碰撞撞，大声喊着，吹着口哨，闹得最凶了。三楼上也很

热闹，同学们跑来跑去，不过不再打打闹闹，也不再吹口哨

了。四楼上可就安静了，这儿甚至还有他们自己的交通规则，

说确切点，是楼道里的行走规则:高年级的女生搭着肩，挽

着手，在楼道里走着，男生则带着十分懂事的神气挤在墙边

① 德语 “再见”。



和窗下来让道儿。

    我是跑去找季玛要钱买早点的。因为妈妈一再说，要是

早晨在家里就把早点钱给了我，那我可能半路上就给花了，

连学校也带不到。于是每到课间休息的时候，季玛总是一边大

模大样地掏钱包，一边对我说:“赶快去食堂，快去快回，

别买鲜鱼吃，买点儿正经的东西。咱们到晚上可才吃得上饭

呢!我要检查的1小心点，小饭锅卜一”

    当然，检查，他倒是从来不检查，只不过是说说而已。

为的是当着同学的面贬低我一下罢了。可这样，季玛还嫌不够

意思，他把象波特维尼克①戴的那种宽边的眼镜架在鼻子

上，仔细地打量我一番，还准备要挑鼻子挑眼地说:

    “哎呀!谢夫卡，瞧你，把衬衫全都弄皱了!要是让你

自己熨，那你恐怕准不会弄得这么皱巴巴的!⋯⋯”

    “哎呀!谢夫卡，怎么把外衣弄得满是墨水呀!要是让

你自己花钱买，你恐怕就不会这么乱抹乱蹭的了!⋯⋯”

    说真的，我觉得季玛好象从来也没有在五年级呆过，一

生下来就是个戴着一副角制镜框的眼镜，神气十足的九年级

学生。

    真的，当个成年人可太好了:随时想挖苦自己的弟弟几

句就挖苦几句，而且旁人看了还都会夸他:“嘿!，你可真是

个关心弟弟的哥哥I真是个细心周到的哥哥呀!”

    那天，季玛象往常一样，把钱给了我，命令我马上去小

卖部，哪儿也不许乱跑。眼看就又要挑鼻子挑眼了，可还没

① M. M. EOTBHHHHH. (1911-),— 苏联著名象棋家，世界冠军。



来得及张嘴，正赶上季玛的班主任— 一个头发苍白的瘦小

的老太太，从旁边走过来，那步子活象只麻雀在蹦蹦跳跳的 。

顺便说说，在还没生下我，甚至连我爸爸也还没出世的时候，

她就在教孩子们数学了。老教师放慢了步子，仰起头看看我

的脸，对季玛说:“科特洛夫，这是你的弟弟吧?我一眼就

看出来了。你们俩真象是一个模子脱出来的。”

    她又抓住我的纽扣，问:

      “几年级啦?”

      “五年级三班。”

      “五年级，瞧，多高的个子!都超过我啦，而且，科特

洛夫，很快也要超过你的。”

    “嗯，个子倒是不矮。”季玛回答道。那语气就象是说，

除了长个子，别的他什么都不行。

      “真象，象极了!”老教师又说了一遍， “不过他还没

把眼睛弄坏。你们兄弟俩的脸简直一模一样，就差一副眼镜。

你叫什么?”她问我。

    我记得我没马上回答她。因为就在这一瞬间，我的脑袋

里忽然闪出一个绝妙的念头，简直太妙了!一切就是由这儿

开始的⋯。二

我已经十六岁了!

    最后一堂是植物课，大家都在画花瓣、雄蕊和雌蕊。怨

气包儿维季卡也在画。他一本.正经地吮着变色铅笔的笔尖，

弄得嘴唇发青，就象在河里泡了一整天似的。我捅了他一下，



结果，他练习本上正画着的那枚雌蕊马上比别的长了出

只、-

    “你看，你看，你怎么搞的!..·⋯”维季卡埋怨起来，

“全叫你给弄坏了!..·⋯”

    我赶紧埋头看书，好象一边端详上边的画，一边嘴里小

声说:

      “有一个问题，非常重要的问题!)，

    维季卡好奇地竖起耳朵。

    “你说，季玛照像的时候戴不戴眼镜?’，

    维季卡叹了一口怨气，说:

    “怎么?你又来耍弄人是不是?你又来拿人开心是不

是?⋯⋯”

    维季卡就是有这么个毛病。总觉得别人在拿他开心，要

不就是在欺负他，耍弄他。

    “维季卡·鲍罗德金，花的结构让你感到奇怪吗?’’植物

课女老师问道， “你有什么问题?”

    “嗯，没，没有⋯⋯”怨气包儿慢吞吞地说着，又画了

起来。

    “戴不戴眼镜?戴不戴眼镜?，’ 我翻来覆去想个没完，

不知不觉竟用花瓣和雄蕊组成了短短的一句话:“冒名顶

替⋯⋯冒名顶替⋯⋯”
    一下课，我就和维季卡一道儿往家跑。路上撞着行人就

嘟嚷一声“对不起”，声音含混得只有自己才听得见。维季

卡在我后边紧追慢赶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可居然还不住嘴

地小声叨唠着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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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喂，你说，什么事?你说呀··一你全都知道，可就不

跟我说⋯⋯”

    我光向他摆摆手说:“到家我还要试试看，试完了再告

诉你。你就在大门口等着我，我马上就出来!”

    平常，妈妈总说我是头号马大哈，还有第二号和第三

号，那就是季玛和爸爸。妈妈绝对不许他们随身带证件。

她说:“你们准会弄丢的!要不，就在电车上给人掏了

去。”

    爸爸提高嗓门说:“要是我万一违反了交通规则，人家

要我的身份证呢?，，

    “那就不要违反嘛!’， 妈妈总是不动声色地说，“身上没

带身份证的人就不应该违反任何规则。”

    所以，身份证总是放在家里，而且不是放在一个可以随

便打开的抽屉里，而是藏在书橱里，夹在书中间。爸爸的身

份证夹在《马明一西比利亚克①文集》第三卷里。季玛的就

夹在苏联小百科全书第八卷里。

    我赶忙翻起这部书来:一张一张的画像、稀奇古怪的机

器、鱼和古生物的骨骼从我眼前闪过，可是却不见身份证

·”⋯匆忙中我没留神，身份证一一一个薄薄的深绿色小本子，

从这本厚厚的蓝色书里掉了出去，就掉在我脚边。平时，妈

妈拿这个身份证时，总是只用两个指头小心翼翼地持住，就

象拿着什么无价之宝似的。

    我拣起身份证，打开一看，哼!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

① 马明一西比利亚克 (口.1l.Mamm,,-CzgapuKl852 -1912)俄国作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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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!季玛照像故意戴上眼镜，就是好让我办不成事。照片上，

季玛把眼睛圈在那个讨厌的黑镜框里，还透过眼镜讥笑着，

象在说:你呀，甭想耍什么鬼点子!

    其实季玛根本没有笑，而且，甚至还在全神贯注地望着

远处。不过，这是我过后才看出来的。

/ 一蘸碧 鲁
    我走到镜子跟前，看了看季玛的照片，又看看自己，再

看着照片，再看看自己。脸嘛，当然是象，可这眼镜·⋯

    季玛常把我叫作“大谋士”。那时我还没读过写 “大谋

士”的那本书，所以我想，这准是个很讨人喜欢的聪明机智

的人。季玛这样叫我绝不是无缘无故的。要知道，虽然有时

我也灰心丧气，可从来没有超出五分钟的时候，五分钟一

过，再大的难题，我也准能找到解决的办法。这回也是这

样。



    我忽然想起来，妈妈的眼镜就放在写字台左边的抽屉里。

妈妈上班不戴眼镜，只有晚上看书时戴，再就是去看电影时

才带上。

      “不过，男人的眼镜和女人的眼镜有没有什么区别呀?)，

我想， “现在我就要弄个明白。”

    我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光溜溜的塑料盒儿，从里

边拿出眼镜。这副眼镜可不象季玛照片上的那副，镶着宽边

的角制镜框。这副镜片是镶在细细的黑色镜框里。不过，人

人都可能打碎自己的眼镜，过后再另买一融，或者干脆就有

两副:一副在家里戴，另一副吗，可以说是出门时，在隆重

的场合里载的。当然可以是这样*I

    我把眼镜戴在鼻子上，走到镜子跟前— 看到一张模模

教糊，一匕扭八歪的脸。看来，透过那模糊的镜片，我就成了

这副模样。戴着这副眼镜，我可怎么上街呀!可我马上想起

来，妈妈看着书，想要数叨我几句的时候，总是从镜框上边看

我。干是我把金属的鼻托压到鼻尖上，从细细的黑镜框上边看

了看镜子里的自己，然后又看看季玛的照片，看看照片，再瞧

瞧自己。季玛的老师说得一点不错，我们的脸真是一模一样!

    我连眼镜也没摘，就飞也似地跑下楼。维季卡看见我，

险些没把书包掉在地上。

      “是你吗?.··⋯”

      “不，不是我，根本不是我!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品学兼

优的九年级学生季米特里① ·科特洛夫。不信?请检查证件

① 季米特里是季玛的正式名字。季玛是小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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吧!’，说着，我把身份证递给维季卡。

    “你又要捉弄人啦了你又⋯⋯”
      “怎么，不象?”

    “象倒是象，不过⋯⋯”

    “要是象，事情就成功了。”我打断怨气包几的话说，

“我要冒名顶替去电影院，明白吗?’，

      “那，那我呢?.··⋯”

      “你怎么啦?’，

    “那我就得回家啦，啊?”

    “可我只有一个身份证呀。要是你也有个长得和你一模

一样的哥哥，那你也可以去。这只能怨你自己!”

    “那你就用季玛的身份证一下子要两张票呀!夕，

      “什么?要?。”⋯电影票可不是白要的，得花钱买，懂

吗?得花钱!可你把钱全在小卖部里吃掉了，对不对?”

    维季卡难过地点点头，又叨唠起来:

    “带我去吧，我就站在远处看看买得上票不⋯⋯完了马

上就走。就看看，带我去吧，小饭锅!我的好小饭锅卜··⋯”

    我可怜起怨气包儿来:他没有哥哥，只有个小妹妹，而且

俩人长得一点儿也不象，这难道是他的错?而且，他的胃口

又好象大得出奇，一下子就把所有的钱都买炸点心吃了。应

该可怜可怜这种人。

“请您准备五十个小戈比!”

老是从眼镜框上边看东西，原来并不那么容易:眼睛真



累。而且鼻子尖也不那么舒服;起初只是叫金属鼻托弄得直

发痒，到后来完全给眼镜压麻了。于是，我就把鼻托推到鼻

梁上，透过镜片来看，这下儿，眼前的一切一下子变得模糊

一片。

    我这才想到:“干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的眼睛和我自己

这好端端的鼻子呢?为什么?我呀，等到平常说的该 ‘出示

证件’的时候再戴上也不晚。我怎么早就没想到呢!，，

    我把眼镜藏到外衣侧兜里，周围的一切又都正常了:人

象人了，树也象树了，天上的太阳也象太阳了，金光闪闪，

滚圆滚圆的，轮廓一点儿也不模糊了。

    我脚下的步子轻快多了。快活得和维季卡竟从不该穿行

的地方跑过大街。这时，警察的哨子立即尖叫起来，刺得我

脊梁骨麻酥酥的。

    往常碰到这种情况，我和维季卡见商店就往里钻。这回，

维季卡还是照样。可我身上突然冒出那么股不寻常的勇气。

我飞快地把眼镜架上鼻尖，不慌不忙又有点摇摇晃晃地朝警

察走过去。

      “你上哪儿去?上哪儿?!，， 维季卡从商店门里冲着我

嚷。可我早已走到马路中间了。

      “怎么啦?”我问警察。

      “要是你再大一点儿，我们就要让你知道怎么’啦卜·⋯”

      “那您到底要让我知道什么呢?”

      “就是要检查检查你那个小小的证件。”

      11哦，证件呀，那请看吧卜·一”

    我掏出身份证递给警察。他给我行了个举手礼，马上就



改称“您”了。可是这个“您”字一点也没让我轻松。

    “原来您已经有这么张小身份证儿缕?!”警察不知为

什么，挺高兴， “好极了!那我们就检查一下吧!不错·⋯

一切都对。那么劳驾，请准备五十个小戈比。”

    我碰上的这个警察还挺和气:说起话没完没了地用小

称①，不知为什么，还总把他自己神气地称作“我们，’a

    “您要我准备什么?”我好象没听懂似地问。

    “五十个小戈比，年轻人!也就是过去的一张小小的五

卢布票子，是吧?您得交点儿罚款。您知道，要是您是那么

个不懂事的小孩儿，那就另说了。可您有了这张小小的身份

证啦!是个成年人啦，可以说，是一个公民了。那就该懂得

规矩。所以，请您准备出五十小戈比来。”

    我想起来，我们的数学老师每当同学在黑板前边答得很

好时，总是高兴地搓着手说:“给你得个五分②吧。”可现

在，情况正相反，不是得个五分，倒是得交出五十戈比。

    我口袋里总共才有四十戈比。就是这四十戈比，我也根

本不打算交给这位和蔼可亲的警察。我假装在口袋里摸了几

下，说:

    “真糟糕，钱包忘在家里了!，，

    “噢?完全可以理解，”警察淡淡一笑说，“违反交通

规则您没忘，可钱包儿呢，却给忘了。”

      “可不，却给忘了“·⋯”

① 表现出警察对谢瓦带有打趣的口吻。

② “五分”和 “五卢布”在俄语中是同一单词。新币五十戈比等于旧币五

卢布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